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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主任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张主任审阅。不得翻印，不得外传) 
 

我要他们把座位摆成这样的形式，便于你们大家讲话。前

几天的会，我没有来参加，因为有别的事情；同时也想挤一点

时间看书。 

你们会议的简报我看了，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对姚文元同

志这篇文章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前请主席

看过。同志们不是提出了很多问题吗？我想这篇文章已经回答

了一些问题了，我想听听你们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那位同志先

讲？ 

(当空军副政委高厚良同志汇报说，初步学习了姚文元同

志的文章，对主席指示的认识提高了。但对一些问题还说不清

楚，希望张主任指示时。) 

张主任说：我也说不清楚，还是大家共同研究吧。 

(当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同志汇报说，这次会议抓住了

问题，抓住了纲，希望多开这样的会，对主席指示的学习，还

是希望有个总的安排时。) 

张主任说：整个学习毛主席亲自在抓，党中央在抓，总政

不宜于单独搞一个计划和安排。你们希望总政搞一个全军计

划，我看，一是搞不出来，一是搞出来也靠不住，因为要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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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运动的情况以后怎么发展。比如，去年一年的批林批孔运

动，过一个时期，运动向前发展一步，中央发一个指示。总政

不宜单独搞计划，各大军区也是这样，只能跟着中央的部署走。

不要订一个形式主义的计划，但是，总政不抓学习是不行的。

现在不搞计划了，我们能达成协议吗？对理论学习的问题，主

席是会继续抓下去的。主席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谈话以

后，中央就讨论，並把主席的指示写出来，送给主席看了。主

席改了几个字。然后，我们就搞语录。先编了列宁的语录二十

条，送给主席。主席仔细地看了以后退给我们。我们请示可不

可以发政治局，主席说，可以。后来主席又指示我们搞马克思、

恩格斯的语录。过了几天，主席问这二十条语录可不可内部先

发下去？又说：是不是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

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由《人民日报》、《红旗》写一个编者按。

政治局讨论，二十条语录内部不发了，把主席的指示以中央文

件发下去，马、恩、列的语录登报。报告给主席，主席都批了。

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说明，每一步主席都是抓的很紧的。所以我

们现在就不要去做一个计划了。 

(梁必业副主任插话：这一点容易达成协议。到会同志答：

可以。) 

(当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展同志汇报南京军区学习的情

况时) 

张主任问：党委自己学得怎么样？常委本身是怎么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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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真正学习了？往往说是学了两个小时，实际上连半个小

时都没有，都去议论别的事情了。政治部学习的情况如何？语

录你们政治部读了没有？读得懂，读不懂？有些语录不大好

懂，如果让我给你们解释，恐怕有些我也讲不清楚，我们在选

语录的时候，下了决心，经典著作上的就是不大好懂，我们也

选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上的那一段(注：第十二段)，

我不知道读过多少次了，还是读不大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上写的那一段(注：第十六段)也很难懂。过去读的时候，也不

是特别有兴趣。这次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选了这条语录，因

为它讲了商品交换的问题。这一段我读过，但当时读了以后，

没有引起重视。不要以为读一遍二遍就懂了，我还没有完全懂。

不要看语录只有三十三条，真学起来是不好懂的。所以，最后

还选了列宁论学习的一段，就是要大家反复学。列宁说，不仅

在现时的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都要思考这个问

题，要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思考它。所以，我就要问，你们学

得究竟怎样，是念—两遍就完了还是怎样？当然，念比不念好，

念一遍比不念是一大进步，但只念一两遍是不行的。现在大家

对学习有兴趣了吗？ 

(王展同志汇报说，部队在学习中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几

个“存在”、对防止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感到容易

理解，对新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感到比较生

疏。当说到学习中如何联系实际，如何调查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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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任说：学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对如何联系实际的问

题，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同批林批孔可以联系起来吧，批林彪、

批刘少奇都可以。我们批判的对立面是这两个，至于孔老二，

所有搞复辟的人都要宣扬孔孟之道。怎样联系批林批孔，文元

同志的文章中已经解决了，要联系那里面都有。姚文元同志的

文章中讲了当前的现实，问题讲的非常尖锐。但我想这篇文章

不至于伤害着我们的工农群众和干部。文章里面是讲到了工人

阶级的一部分，讲到了一些新提拔的干部的问题。但这是出自

热情的关怀和教育。因此，对他们的问题不是不能讲，而是要

看你是站在对立面去打击他，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爱

护他、帮助他。矛头不是针对着他们，而是对着那些“教唆犯”。

上海抓对青少年的教育，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热情关

怀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健康成长，我们打击的矛

头就是要对准“教唆犯”，不是打击青少年。我们打击的是象

《海港》中钱守维那样的人，保护的是韩小强。我想这也不会

造成大乱，不知道同志们担心不担心。过去造成乱是林彪一伙

制造的。人民是不愿意乱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革命

的秩序会更好。上海的社会秩序最好的时候是一月风暴时期。

流氓、阿飞都很害怕，怕红卫兵捉他，不敢动。马克思、恩格

斯常讲，革命是最权威的。所以，在学习中联系实际搞得好，

只能有利于安定、团结。当然，我们还要注意有的人可能会转

移目标。联系实际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太难，难的还是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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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能不能把它读懂。 

当然有些问题，党委早应该解决，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了。

比如，侵占了群众的利益，占了地方的房子和公社的土地，中

央早就有指示嘛，不要等学习联系实际才解决。比如，有的同

志多吃多占，至少应该收敛一些吧，至少现在不要再干了吧？！

还有走后门等等，那些事都应该解决。但我个人的意见是，不

急于去解决那一类重大的带政策性的问题，比如改革工资制度

等等。这个现在不好改，要等从理论上弄清楚了，作了调查研

究，然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有步骤地解决。我们的

军区、空军、海军都是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现在不要急于去

解决。至于象搞楼、堂、馆、所等一类的问题，你自己就可以

解决，难道还要等中央有指示、总政有计划才解决吗？有的是

要统一计划、制定政策，统一解决的，有的是中央已经三令五

申，早就应该解决的。还有作风问题，应该随时解决，比如，

请客送礼，中央已讲了多少遍，並没有说过去讲的作废，难道

还要再下一次通知吗？对于这些问题，是不是分一分，分别不

同情况处理。 

同志们提出的问题中，还有一个调查研究的问题，南京路

上好八连搞社会调查的做法是可以的。但全军都到社会上去调

查是不可能的，会出事的。我们还是以在我们部队内部调查为

主，这也是可以了解社会的。比如，现在新兵入伍，各单位都

有新兵，如果同志们自己去调查，当然也可以带一点助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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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个连队的新兵状况，就会对社会的情况了解个差不多。新

兵里面有工人、农民、学生，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本身的情况，

还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工厂、农村、学校的情况，了解那里阶级

斗争的情况怎么样？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怎么样？同

时了解新兵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怎么样？他们本人有什么

问题没有？我认为，这种调查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部队的教育

做到有的放矢，心中有数。调查一下这些战士是从哪里来的，

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带着什么问题来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一

些什么好的东西，带来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这里只是举这

样一个例子，不晓得行得通行不通。到我们的连队去调查，既

能够了解部队了解社会，又对今后部队工作提供了调查材料。

这是一举多得的。当然，为了进行教育，也可以到工厂、公社

作些调查。我们任何一个单位、机关，一个大院里面，问题就

够我们调查的了。我们认真地去调查、去解决，就会更深刻地

理解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所以究竟到哪里搞调查研究，我倾

向于在部队本身做调查，把对社会的调查作为辅助的。看这样

是不是行？因为我好久没有搞调查了，到北京这个地方不好，

进了这些机关就不大容易搞调查研究了，当官做老爷就比较方

便。同志们，你们现在去调查，不是调查那些具体的事情，你

们的意见我赞成，你们搞调查，是以主席的指示为指针，是为

了学习贯彻主席的指示，为了加深对主席指示的理解。在调查

中就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九七二年我做过一些调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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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就回北京了，到现在材料还是零零碎碎的。我当时调查的

问题，就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这个阶级现在状况究竟怎样？

一九七二年我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感到工人队伍变化不小，老

工人有老工人的问题，新工人有新工人的问题，新工人大量的

进入工厂。新工人当中有干部子女，有工人子女，有出身小资

产阶级家庭的，他们的表现很不一样。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叫

做什么：“新一代不如老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我不同意这种

说法，我说，年青一代好，有希望，但空说不行，要答复这个

问题，非调查不可，调查以后，要拿出有说服力的材料。就是

主席在延安整风时讲的，要有周密系统的调查，才能对一些问

题有比较周密的了解。这种调查研究做得太少了，一九七二年

以后[我没有做过]，同志们可能比我好一点，但也不可能好得太

多。对连队进行比较周密系统的调查，弄清一个连队的战士都

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有什么特点，工人是什么样的工人，学生

是些什么学生，他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各种不同的社会

成分，会反映他们各种不同的思想，作调查，就是要作阶级状

况的调查和阶级分析，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分清楚。这是我们

政治工作的基础。这项工作做不好，我们就可能说空话，搞主

观主义的东西。我对调查研究这一条有点感慨。我搞得不好，

好久没有作调查研究。所以，我希望同志们从这方面再加一把

劲。联系实际这样究竟行不行？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好几年

没有去过连队，没有发言权。一九六八年还到过一些连队，那



—8— 

是作客人，不是去调查，在上海时到海、陆、空三军去过，一

个单位半天，后来再没有去。希望同志们做一些好的调查研究，

送给我们看，帮一帮我们。 

主席指示让我写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写。后面还想用点时

间征求你们的意见，看你们希望我写什么，解答些什么问题。

主席指示以后，我只搞了语录，文章还是要写，这是欠了帐的。

一九五八年我那篇文章的按语是主席写的。主席在北戴河会议

上讲了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可见主席在五八年就提出来了，

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我是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才写文章的。

当时我是有一肚子气，写那篇文章一天就写出来了。因为我调

查研究了很久，又有一肚子气，但正因为写的很快，有些问题

没说完全。当时主席问陈伯达，你《红旗》杂志为什么不登这

篇文章？陈伯达说：这篇文章有缺点。主席说：你那个《红旗》

杂志上登的文章就没有缺点？主席说：你不登，我叫《人民日

报》登，后来主席加了按语就在《人民日报》登了。但是《人

民日报》编辑部很快就转移了讨论的方向。我那篇文章中心是

写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但后来都转移到讨论工资问题上去

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人民日报》却批评

的很厉害，其中有我的老对头关锋，他是攻的最厉害的，关锋

说我的文章是右派言论。把基本上正确的文章，说成是基本上

是错误的，斗争非常尖锐。到了庐山会议，资产阶级和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抵抗，非常激烈，你要限制，他可不让限制。所以，



—9—   

我说，不要以为这次学习不会受到抵抗，我不相信。对主席的

指示不会是都赞成的。五八年那次，我的文章是主席在北戴河

会议上讲话以后，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我才写的。由此我也得出

一个教训：就是谨慎一点为妙。有了缺点人家就要扩大，而把

主要的方面放下不讲，人家就是怕搞限制他们的资产阶级法

权。所以，这个问题是要花点功夫咧！我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动

笔，目前看些材料，看各地的反映，看究竟提出了一些什么问

题。五八年那篇文章发表的当天，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再写一

篇，当时没有写，欠了一个债。后来主席说要推迟，一下推迟

了十八年我才写。这个问题在主席的头脑里不是现在才有。主

席在那个时候就希望解决或者至少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我

那篇文章中，基本正确的部分是主席的，不全面的部分是我的，

应该说清楚。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他们却说等级制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不是资本主义的东

西。他们惯于制造一个“论点”，把它加在你的头上，然后来

批判你。为了这篇文章，当时我也是一肚子气。 

别的同志说吧！你们多讲一点，你们在学习中还有些什么

问题都可讲。编语录，请马克思、恩格斯我们的老祖宗出来讲，

比我们写文章更有力。海军不讲一讲吗？你们早就看到文元同

志的文章了。 

(当海军政治部刘居英同志谈到部队中为复员和派性问题

发生凶杀事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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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任说：这些问题也要和学习主席的指示联系起来，才

能弄清楚，一件一件，为什么老出这些事情，这是个什么问题？

又比如，战士中有很多人不愿意复员回农村，为什么不愿意回

农村？对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一下。对战士怎样进行教育？不

要认为这是小事情。我们的大学生，也有这个问题，原来是农

民，为什么进了大学的门就变了，再也不愿回农村了呢？贫下

中农说，有的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对我们的教育很不满意。为什么一个农民的孩子，到了我们部

队以后，就不愿回农村了呢？这说明我们教育有问题。贫下中

农的子弟来到我们部队，经过教育以后，觉悟应该更高，应该

更加热爱农村，应该很高兴地回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

是我们的任务。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我们拟定的一些办

法，对干部怎样安置，怎样处理等等，就对干部的思想有些迁

就，尽量往城市、工厂安置，还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过去有

的青年不愿意进大学，现在愿意上大学了，因为大学毕业以后，

工资四十六元，比工人高。这个差别合理不合理，还值得研究。

为什么要高一点呢？说是进大学“投资”比较高，那是过去。

在旧社会进大学的人家庭对他“投资”是比较高。现在我们的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变了，究竟大学毕业生的

待遇该不该比工人高还要研究，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承袭

老规矩。以前主席就拒绝搞什么博士、副博士、教授、副教授

等学衔，那些东西，主席是反对的。现在上海有些大学教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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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认为说不定要算他的帐；他的工资现在是三百六十元，

过去他是科学院的什么学部委员，还要加一百元的“研究费”，

还有别的什么兼职，也要给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

每月收入七百多元。文化大革命中学生给他减了，主席说不要

那样刻苦嘛。所以又恢复了教授的工资。现在我还是赞成教授

的工资三百六十元。这样有好处，好让人们知道，现在还有资

产阶级教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们拿钱买这个东西。他们

就想把资产阶级帽子去掉。我们认为不能去掉，去掉了人们就

要麻痹了。究竟应该怎么办，还要研究。当然，我们不会把他

们的工资搞得象苏修那样高。 

(当刘居英同志谈到，现在有的人存款五万元，光坐吃利

息就很多了，本人去世以后存款应交公，不应让其子女有继承

权时。) 

张主任说：有这种情况，据说还有存金条的，不然，我们

青年人就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了，但将来中国出修正主义，

不会是他们上台，这一点我们不怕。我们的宪法上就把继承权

这条勾掉了。我很喜欢《共产党宣言》一书结束那一段话：“无

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

界。”现在有些人失去的不是锁链，而是把锁链硬往自己头上

套。 

没有别的意见了吗？那么你们对我写文章有什么意见、要

求？现在可以讲，回去以后写信告诉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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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说一点意见。我看了会议简报，大家已讨论的差不

多了。我还要说一些关于学习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语录中又特

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

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在选这段语录的时候觉得，除了上面这

句话以外，这段语录本来用不着选了。就是为了用这一句。这

段语录当中其他的意思，比如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劳动者所有，

以消灭现有的压迫条件等等，别的语录中已经有了。“无产阶

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句话，我们要选

入。因为在讨论中同志们说，以前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是要镇

压国内敌人的反抗和国外敌人的侵略。这两条还是重要的。主

席说，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

帝国主义现在不敢动手，也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所以，

把我们军队的工作搞好，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最重

要的条件。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过去我们军队在任何

运动里面，都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过去新

的生产方式，许多新事物都是从军队来的，地主阶级的武装，

资产阶级的武装也是这样。同志们不是讲儒法斗争史吗？在奴

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资产阶级也

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我们中国就有强

大的无产阶级的武装。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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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就没有办法夺取政权。我们对生产资料是在什么条件下

改造的呢？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改造的。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有在无产

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

义的产生都不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翻一翻《国

家的起源》（注：恩格斯）就很清楚了。在原始社会，奴隶制度

就出现了萌芽，并逐渐形成，而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资本主

义社会里产生，非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可。

我们打碎了蒋介石资产阶级的国家，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对所

有制的改造。这里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是为了把无产阶级专

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条。这是主

席多次发挥过的思想，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

去是走在前面的，我希望这次学习还能走在前面。按学习的条

件，我们比工厂、农村都好。工厂工人工作八小时，机器一开

动，工人就要管机器，不能停下。而我们的时间安排就比较容

易。其实，也不会占很多很多的时间，也不会妨碍训练和其他

工作。我觉得还是屁股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认真读书不是要

占很多时间。还是主席说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

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

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

了。现在那股劲要多花些时间在学习上。主席那样高龄，每天

《参考资料》两大本，还是要读的，文件也批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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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

个是在《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前面的一段话。

这是主席在 59 年庐山会议上讲的，以后还印过多次，不知道

同志们记得记不得。主席是在 1958 年 8 月 15 日写的，庐山会

议时候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

风中都印了。主席是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注意反对经验主义。

主席说，“各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

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

讲的《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

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

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

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

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

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

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一段教条主义。

对经验主义没有着重批判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

《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这里主席把经验主义

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

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下面一段话很重要，主席说：“我

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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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主席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路线正

确与错误，就看理论是否正确[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

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

说天才，五九年主席指示以后，大家确实读了一阵子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

当时怎么样。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否克服的好一点？那一阵有

些效果。后来林彪是不反经验主义的。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

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修正主义，可以利用经验主义。

他[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

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他学习主席著

作是主张“走捷径。”林彪的“高举”是假的。五九年以后，

对主席这段话，再也不说了。主席当时是把经验主义作为主要

危险提出来的，林彪不传达、不学习。据我看，主席这段话还

是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重视理论学习。要搞，

就在军区政治部搞一个班子，写几篇文章，在《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上一登，理论工作就算有了很大成绩了；而不是

感到我们领导革命工作，领导这个单位的，必须自己学习，不

学习就不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对理论学习不是非

常重视的。这方面，文元同志的文章中讲的很多了[我不想多发

挥]。主席多次讲要学习理论，我们自己多是响应一阵子，九

届二中全会以后，七〇年又学了一阵；“九·一三”以后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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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还没有成为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觉的行动。主席说，

首先是中央委员以及一千名以上的高、中级干部要学好。不然，

我们就要落后于群众。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很感动人。群众

中传达主席指示比较晚。北京、上海的工人传达得早一些。我

们比他们传达得早。但他们动得快，学习认真，而且动脑筋，

联系实际学习马、列，我认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

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要学习，还是没有用。现在

下面学得很热闹，主要是领导干部还不是抓的很紧。现在，我

们要以主席的指示为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问题来学习，这

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就能搞得好，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

有新的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这里我再读一段，为了证明主席已说了多次，有些同志就

是不听。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也是传达到支部，

向党外群众念了的。主席的指示，林彪一伙当然是不会执行的。

后来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几乎把主席的指示都忘了。主席说：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

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

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

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

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

群众手里。”修改宪法报告里面不是用了这句话吗？这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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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不是我的发明。在讨论那个报告的时

候还有争论，有的说那句话的范围要限制一下，是“一小部分”。

我说，不改。主席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接着，主席讲：

“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

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

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

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

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指出的问题，但后来一个时期，这些东西又

恢复了。主席讲了，没有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

等等，七一年、七二年又有了。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

决了。可见这些东西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

清楚，就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

楚，就会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讲要谨慎小心。主席说：“大

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

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

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

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

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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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老人剩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

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

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

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

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主席的这些话，

当时林彪是决不会讲这些的。这段印了中央文件，也传达了，

但是许多同志忘了。许多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

里，这话主席早就说过了。我看了武汉的一些材料，很感动人。

武汉军区孔庆德同志说，进城的时候，看到地毯，觉得脚踩上

去很可惜，可是后来变了，如果看到房里没有地毯就要，这说

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里不是有没有地毯的

问题，而是我们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是否脫离了群众。我还看

了一个材料，是南昌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回忆革金战争时期的生

活，深有感慨。他们说，过去打土豪时，搞到几匹布，不是首

先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这个连队那个战士衣服破了，应该给

他补充。现在我们的思想确实有了变化。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

偶然提出来，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提出限制资

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

主席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回去翻一下文

件。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语录，不知道主席是否同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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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以学习主席的指示为主，好好读一读语录，再读一

些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真正从理论上弄通弄懂。我们是有条

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对马、列的指示不

是处于对立状态。当然有的人也很难说，对马、列的指示他都

同意？不见得。如果说都同意，就违背了主席说的“党员一部

分，工人一部分”。有的人变为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就不会接

受马列主义。我觉得，如不下决心好好学，搞一阵是可以的，

甚至把主席的话都背下来了，但还是没有理解，真正弄懂。而

主要领导干部学不好，就没有办法领导下面学习，下面会给我

们提出很多问题。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材料，他们在学习中

钻的问题比较深，研究银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起什么作用，在

经济领域中，银行怎样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怎样限制资

产阶级法权？哪些地方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哪些方

面还没有做到？银行是个主要的环节，有些问题究竟怎样办，

以后还要研究。比如对公社的流动资金，他们也想管起来，行

不行？究竟应该管多宽？列宁当时有过这样的想法，通过银行

把一切都管起来。你不很好学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就不懂得。

他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咱们可能一下子给否定了；或者他们提

出的意见是错误的，咱们又支持了。很多问题，如果理论上不

搞清楚，政策上势必发生错误；思想上搞不清楚，经济上就会

发生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们有这样多老同志、中年同

志，有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理论，并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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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状作系统的调查，就能够使我们对主席的指示加深理解，

许多问题也就比较好解决了。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能够解决，

有些问题，要到将来逐步解决。当然新生的资产阶级，城乡资

本主义势力象毒草一样，你年年锄，它年年长，不可能一下子

解决问题。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

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

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理论问题搞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

那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

了天、斯大林的旗帜就下来了。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修正主

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

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对主席的路线能充分理解，

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很有信心。 

我就说这一点，其他的具体意见用不着说，因为你们已经

解决了。我讲的不对的，你们可以反驳。 

(当有的同志提出，希望选编主席语录时) 

张主任说：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语录我们还想编，但一

是能不能编成，二是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表，我们还在大

力做这个事情。批林批孔中我们编了一本，送给主席看了，没

有退给我们。编主席语录的困难，就是在毛选四卷以后，很多

没有整理、定稿。五卷里面应该包括的，有些主席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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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年以后，主席没有看过，现在整理都没有整理。困难在这

里。我们还想努力。 

关于修改政工条例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政工条例，是 1963

年本，大家都希望修改，我们有个提议，是不是象修改党章、

宪法那样，上下结合起来进行。随着这次学习的开展，组织一

些人，各大单位各搞一个本子，最好找连队同志一起修改。大

军区和下面各级的条例，还是你们修改比我们修改好。各大军

区都修改一本，军兵种也各送一本，总政和军事科学院合作，

以军事科学院为主，也修改一本，这样多本合起来，其中哪一

个比较好，以它为基础，把其他修改本的优点集中起来，这样

可能修改得好一点。如果光是总政修改，恐怕是修改不好的。

这个问题是先征求意见，你们现在可以不答复，再想一想。根

据修改党章、宪法的情况，下面是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来的。

然后，以其中好的一本为基础，或者另写一本，把各单位送来

修改本的优点集中起来。现在这个政工条例不修改不行，里面

很多内容、主要的语言都是林彪的，没有新的本子代替不行。

这件事情请你们考虑一下，看今年下半年能否有个结果，今年

搞出一个草案，请军委讨论后试行，草案有缺点，将来再改，

至少可以代替原来那个本子。这也是一项基本建设，跟同志们

商量一下。 

我的意见供参考，如果中央将来的指示跟我讲的有矛盾，

以中央指示为准。 


